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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六回第五十六回  游蘇堤賀爾靄弔古　入茅庵沈月春談因游蘇堤賀爾靄弔古　入茅庵沈月春談因

　　卻說寶玉正聽爾靄將義妖傳講畢，忽見那邊來了一隻畫船，船上立著一位美少年，你道是那一個？臨近一看，原來就是在上天

竺隔壁房頭內的揚州少年。那日燒香遇見，早已留情，只因在佛地上面，未敢遽萌慾念，暫時按捺下去。且當日僅聞他的聲音，未

問他的姓名，故下山之後也只索罷休的了。不意今日遊湖，重又見他的臉面，立在船頭之上，穿著湖色的縐紗長衫，四鑲滾大如意

頭的白灰馬甲，風度翩翩，與昔日相交的清河公子彷彿，不禁勾動情懷，愛慕不置。有詩為證：　　維揚公子貌翩翩，湖上相逢情

意牽。

　　好似牡丹亭畔夢，今朝未識柳梅邊。

　　寶玉又見那個少年也對著我定睛細視，諒他未嘗無意，怎奈隔著舟船，難以動問，空費我滿腹躊躇。正叫做：

　　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　　是時船已過去，寶玉仍呆呆的在那裡出神，連阿珠喚他吃點心都沒有聽見，被爾靄伸手過去拍了一下，問道：「你看什麼？為

何喚你都不應呢？呆著臉，皺著眉，莫非有甚動了心事嗎？」 寶玉因他一拍，方才驚覺，回轉頭來答道：「奴看得蠻高興勒裡，有
啥格心事動介？」 爾靄道：「既然如是，你快來用點心罷。」寶玉答應。用過點心，早已是夕陽西下，暮靄蒼然，吩咐船家回至蘇
堤停泊。月光未上，燈火初明，湖中游船散去大半，煙水迷蒙，已瞧不見四圍勝景，只得同在艙中閒話。

　　少頃，夜膳畢，因天曉即須上岸，四更便要起身，大家早些安睡。爾靄與寶玉同榻，倒頭便著。惟寶玉有了這樁心事，睡不安

穩，翻來覆去，想起那個少年，在山初遇時，何以已覺面熟，好像在何處會過呢。今日重逢，也只道是邂逅之緣，那裡想得到他即

是夢中的揚州後生呢？要知這個揚州後生究竟姓甚名誰，此時未便表出，因他們緣尚未至，若先敘明，終嫌太突，請閱者少安毋

躁，只當他伏筆就是了。

　　閒話少講。但說寶玉胡思亂想了一回，及至朦朧合眼，已將魚更三躍，睡不到半個時辰，即被阿金、阿珠喚醒，寶玉披衣坐

起，問道：「阿有啥辰光哉介？」阿金道：「約摸有四點鐘哉，天亮還有歇歇勒。賀老阿要喊醒俚介？」 其時爾靄卻巧也醒了，開
言道：「我今夜怎麼這樣好睡？寶玉你也睡得著嗎？」 寶玉道：「奴有仔白相心事，要困勿著格，獨聽見唔篤打昏，愈加害奴難過
煞哉，倒容易到二三更天，難末算困著仔一歇歇呀。」爾靄笑道：「實是我不好，有失奉陪，害你難過，下次你該叫我一聲呢。」

寶玉道：「末嘸不好閒話格，奴皆為少帶仔鋪蓋洛，將就搭一淘困格，勿然，奴一干子困末哪哼介。」 阿金、阿珠都說道：「唔篤
只管講哉，毫燥點起來梳頭吃粥罷。」於是寶玉同爾靄大家起身。

　　洗過了臉，爾靄不看寶玉梳頭，先到頭艙裡把門開了，向外一望，見那半鉤殘月斜掛柳梢，又覺清風習習，撲面生寒，真個是

楊柳岸曉風殘月，別有一種清涼佳景，能使人俗念都消，不禁逸興遄飛，口占二絕道：

　　煙籠湖水月籠煙，春曉蘇堤別有天。

　　此境紅塵飛不到，能消俗慮作神仙。

　　其二

　　樓臺倒影水中含，楊柳沉沉翠色酣。

　　愛煞六橋亭畔路，漫誇明月印三潭。

　　爾靄正當神往之際，口中不覺朗吟起來，裡面寶玉聽得，嬌聲喚道：「賀老， 一干子登勒浪發癡哉，進來吃粥罷。」 爾靄方
移步而入，向寶玉說道：「外邊的景致實在好，我雖是本地人，卻從未在此住宿過，今日一見，方知古人題『蘇堤春曉』四字，果

然名不虛傳。你快些梳好了頭，也去看看，始不辜負這樣的天然妙景呢。」 寶玉道：「吃完粥，奴格頭也梳（讀師）好哉，停歇還
勿要緊勒，奴搭 一淘到外勢去看罷。」 爾靄點點頭，與寶玉一同食畢，阿金已將頭梳好，寶玉等不及插戴，即同爾靄走至船頭，
因艙內上了窗板，所以瞧不見外面，否則艙內也看得清楚，何必定要到外邊呢？

　　是時東方漸漸發白，晨星寥落，殘月未沉，比方才明亮了些，遠遠望那山光水色、樓閣亭臺，卻似輕雲薄霧籠住一般，惟近堤

的橋樑斷續，桃柳參差，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果然有無限妙景遠勝日間。兩人歎賞了好一回，隱隱聽得山寺鐘鳴，雞聲三唱，寶玉

問道：「倪阿就要上岸勒介？」爾靄道：「這卻還早，我們等天光亮足，上岸也不遲呢。」 寶玉唯唯，又飾，阿珠伏侍他更換衣
裙。剛才停當，船家已將窗板開了，隔著玻璃望去，天上紅霞漸透，樹頭薄霧將消。爾靄取出金錶一看，已有五點三�分鐘了，便
道：「這時候我們可以上岸走了。」 寶玉答應，等阿金、阿珠紮扮舒齊，即喚船家挑了隔夜預備的上墳酒菜，以及氈單拜垫等物，
跟著爾靄、寶玉四人上岸。此刻太陽未出，露草未乾，慢慢的沿堤向西而行，看那�里長堤跨六橋，一枝楊柳一枝桃，�分有趣。
一路上瞧瞧蘇堤景致，講講蘇堤古典。寶玉本以為「蘇堤」 兩字之名，因著蘇小小墳墓而題，及至問了爾靄，方知是宋朝蘇東坡在
此地做太守時修成這道堤的，以致萬古傳名，留作西湖佳話。

　　寶玉等行至冷泉亭畔，爾靄道：「這裡是昔日蘇公判事之所，何不略坐一坐，看看古蹟再走呢？」 寶玉點頭，走入亭中，怎奈
寶玉是個俗人，那識前朝遺蹟，但聽爾靄一人指點講解而已。稍坐片刻，重又出亭西走。爾靄用手向前一指，說道：「寶玉，你可

瞧見楊柳深密的所在嗎？這就是蘇小小的墳地了，還有岳武穆的墳墓，也在那邊呢。」 寶玉望了一望，也說道：「真真是格好場
化，阿殼張一個名妓格墳，也會留名千古，搭岳老爺一淘傳格。」爾靄道：「古時名妓，不是色傾當世，定是才冠一時，非惟絲竹

管弦般般皆會，抑且琴棋書畫件件都精，與一班學士大夫、騷人墨客吟詩唱和，作對流連，所以聲價極高，名望極盛，得能傳留千

古，播作美談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名妓勿名妓， 去說俚，奴且問 ，唔篤格墳阿就勒格搭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我家的墳離岳王墳不多
路，包你走得動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末 先上過仔墳，難末細細教白相罷。」 爾靄道：「也好也好，你何不叫阿金、阿珠攙了
走，也可以省力些。」 於是，寶玉一手搭在阿金肩頭，隨著爾靄一逕來到墳前，雖無墳堂屋舍，四週圍卻紮著短籬，樹木陰森，不
失大人家的氣象。中間有兩扇墓道門，上面寫著「賀氏墓道」四字。

　　爾靄見門開著，也不去喚墳丁，便招呼寶玉等一同進去，在石凳上坐了。卻值管墳的走來叫了一聲「賀老爺」，雖不認識寶

玉，終以為是爾靄新娶的如君，故也叫了一聲「奶奶」，即幫著管船的取出祭菜，以及酒壺杯筷，排列墳前石臺之上，又在旁邊供

了一副山神盤，方點起香燭，鋪好氈單，請爾靄拜了。爾靄篩過了三次酒，上過了飯，看管墳的化過了銀錠，添過了土，又復拜了

四拜，方才祭畢。旁側那個管墳的，心中卻在那裡詫異，怎麼賀老爺帶來如夫人，拜都不拜一拜，是何緣故？但又未便動問，枉自

生疑。怎知爾靄帶來的是從前著名的妓女，現在極闊的鴇婦，自然不拜賀家的祖墳了。

　　話休絮煩。爾靄等管船的撤去肴饌，給了管墳的二百添土錢，即同寶玉等出了墓門。先向岳王墳而來，相距不過百步光景，早

已到了。看不盡墓前墓後的景致，惟有一端與別處不同：墳前跪著幾個鐵人。昔人曾題詩一律，其詩云：

　　東窗設計起風波，誤國奸臣欲主和。

　　屈殺精忠三字獄，鑄成大錯九州多。

　　金人未滅心難死，鐵像生光體遍磨。

　　千古墳前雙膝跪，勸君何必罵閻羅。

　　又單詠岳王墳詩云：

　　回首殘山剩水青，天留半壁小朝廷。



　　墓前松柏枝南向，不肯低頭對北庭。

　　爾靄俯仰之間，臨風憑弔，也口吟一絕云：

　　將軍湖上騎驢去，夫婦窗前縛虎謀。

　　笑爾害人仍害己，鑄成鐵像跪墳頭。

　　爾靄吟畢，寶玉問道：「格幾化跪（讀巨）勒篤格鐵人，阿就是秦檜長舌婦格套人介？」 爾靄點頭稱是。旁邊阿金插嘴道：
「我聽別人家說，看見仔秦檜長舌婦，板要對俚撒一場尿，摸俚兩把奶奶，打俚幾記耳（讀議）光格，勿然末，勿色頭格。倒底阿

有介事佬？」爾靄道：「這是眼前的事，你自己一看就知道了。」 阿金果見秦檜等身上污穢不堪，長舌婦鐵乳光滑異常，也過去打
了兩記，摸了兩把。寶玉喚道：「倪要去哉，一干子登勒裡罷！」說完，遂同爾靄、阿珠先走，阿金聞喚，也回身跟了出來。

　　轉瞬到了蘇小墓前，寶玉已走得疲乏，就在柳蔭下坐定，見眼前一片風景，甚是幽雅可愛。獨有爾靄走來踱去，對景流連，又

復吟成一絕，以伸弔古之懷。詩云：

　　豔說當年蘇小家，深深楊柳暗藏鴉。

　　美人已去墳猶在，空對斜暉弔落花。

　　眾人遊覽了一回，日已晌午，寶玉道：「倪阿要下船去吃飯罷，奴覺著肚裡有點餓哉。」爾靄道：「也好也好。」說著，正要

起身回去之際，寶玉忽見那邊來了一個尼姑，約摸三�多歲年紀，行動時頗有風韻，且與他�分面善，但是尼姑裝束，卻又想不出
來。這個當兒，那尼姑已走至切近，也把寶玉看了一看，方問道：「是寶玉阿姊（讀姐），幾時到間搭來格介？」寶玉聽他一問，

起初呆了一呆，及至細辨他聲音笑貌，登時就想著了，便答道：「奴道是啥人，原來是月春妹子。 阿是出家勒裡間搭介？」月春
道：「正是呀！奴搭 足有毛�年 碰頭，格落大家有點面熟陌生哉。」
　　兩人問答之時，爾靄正與阿金、阿珠閒話，所以寶玉落在後邊，相離有二丈多路。刻聞寶玉在那裡講話，一齊回頭觀看，方知

剛才遠遠見的那個尼姑，卻原來彼此認識的。阿金、阿珠縮身過來仔細一 ，獨有阿金還認得月春，先上前叫應了一聲，然後問道：
「沈先生， 格庵阿就勒間搭近段介？」月春尚未回答，寶玉向阿金說道：「故歇勿能叫沈先生，要叫大師太格哉。」 阿金唯唯遵
命。月春道：「奴格庵就勒蘇小墳格後面，今朝奴嘸啥做，格落出來白相相。偏巧碰著唔篤，真真有緣。唔篤大家走哉，到奴庵裡

去坐坐，也是難得格。」 寶玉道：「好是蠻好，倒是奴搭客人一淘來格，只怕驚動 格寶庵，有點勿便格 。」 月春道：「勿礙格，
勿礙格，橫勢搭 一淘來格，就算別人看見，總當是人家燒香，有啥要緊嗄？」寶玉聽他諄諄相邀，不好固卻，就喚阿珠請爾靄過
來。月春打了一個問訊，問了尊姓大名，爾靄連忙還禮，回答了幾句。月春即招呼寶玉、爾靄等眾，在前領路，繞過了蘇小墳，便

見一簇青松翠竹，中間有一座清靜茅庵，四無居鄰，絕好修真的所在。

　　不一回，到了庵前，山門正開在那裡，月春讓眾人入內。寶玉見正中是三間大殿，天井裡種著兩棵大柏樹，濃蔭蔽日，黛色參

天。東邊有兩扇小角門，門裡走出兩個幼尼，都不過�三四歲，頭上一樣的流海圈，齒白唇紅，面目姣好，當時迎將出來，上前叫
應。月春命他們烹茶供客，並交代那個船家在外面坐候，然後引寶玉等進了角門，便是三間客堂，雖不寬暢，而天井中堆著幾塊假

山，種著幾株桂樹，卻也幽雅可愛。正是：

　　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。

　　寶玉、爾靄等進了客堂，分賓坐下，幼尼獻過香茗，月春方問道：「寶姐， 搭賀老爺來，是燒香呢？還是專門白相格介？」寶
玉道：「倪兩樣才有份格。奴 請教妹子，故歇法名叫啥格？」 月春道：「奴叫悟貞，登勒間搭，勿知勿覺，毛毛教有�年哉。」
寶玉道：「現在阿是妹子做當家介？」月春點頭道：「正是。起初是老師父當家，後來死仔勒奴做格，收仔兩個徒弟，格落間搭連

兩個老佛婆，一共只有五個人，所以清靜得嘸淘成篤。」說到這裡，喚徒弟進來交代道：「到廚房裡去叫老佛婆端整一桌齋，說有

客人勒裡，要豐盛點格。」徒弟答應自去。寶玉接嘴道「得格， 得格。況且剛剛奴陪賀老去上墳，帶一桌小菜勒裡，妹子客氣哉。
」月春道：「格是嘸不格款道理格，阿有客人吃自家格嗄？今朝隨便哪哼，唔篤總要領奴格情格。」寶玉只得依允。

　　少頃，老佛婆將素齋搬出，擺設整齊。月春請爾靄、寶玉坐了，自己末位相陪，彼此飲了一回酒。寶玉問起月春出家緣故，月

春不覺臉上紅了一紅，因有爾靄在座，未便將細底根由盡行實說，故此略頓一頓，捏造幾句假話回答道：「奴格出家勿為啥別樣，

皆為奴自家想想，一樣做一個人，倪格命啥能苦？從小窮仔點，撥爺娘賣仔出來，突勒火坑裡做仔格種生意，眼門前吃苦， 去說
俚，將來結局，還勿曉得哪哼勒海勒，實頭想想可怕，賽過望海能格，望勿到底，格落奴看破紅塵，逃到間搭來出家格。」

　　這一篇說話，說得極其冠冕，爾靄為之贊歎不置，惟寶玉不信其言，因從前聽得他探楊月樓的監，費去了多少錢，反被月樓辱

罵，未知他一片癡心，他故恨氣一口，情願身入空門。此事雖得之傳聞，諒非無因，況觀他現在的神色，分明盡是假話，不好意思

說出這個緣故呢。然我何必定要盤問他，只當他真情實話就是了。故也順著口氣說道：「真真看得穿，老話頭叫『跳出三界外，不

在五行中』。登勒間搭好場化，阿要有趣。若像奴實梗，還勒生意浪，忙末忙煞，煩末煩煞，勿知阿有一日，也讓奴享享清閒格福

末好哉。」這幾句言語本是隨口之談，姑作違心之論，何嘗羨慕月春出家？不意出言成讖，後來弄至無可如何，無依無靠，名利兩

空，果應了今日之言。此係後話，我且慢表。

　　但說當時月春聽了，不禁微笑了一笑，也不再答。不一回，齋已用畢，阿金、阿珠與外面管船的都吃過了飯，月春又陪著寶玉

等前後隨喜，談談說說，直到四下多鐘，寶玉、爾靄方辭了月春回船。正是：

　　畢竟狐禪原是野，誰知龜壽未能延。

　　未識寶玉何日回申，且聽下回再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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